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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总三支队的
海南“小长征”

1941 年，琼崖抗日
独立总队第三支队历时
半年之久，一路征战绕
过半个海南岛，辗转行
程 1000 多公里，被誉为
海 南 历 史 上 的“ 小 长
征”。

那是 1941 年夏天，
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组建
第三支队，张开泰担任
支队长。三支队刚组建
1 个月就接到总队的命
令：从白沙县向东转移，
与兄弟部队汇合，保卫
琼文抗日根据地。

8月初的一天傍晚，
在白沙七坊乡岭脚村外
的草坪上，三支队300多
名指战员举行向东转移
的誓师大会，张开泰号
召全支队发扬红军二万
五千里长征的精神，完
成战略转移的伟大使
命。入夜，这一被称为
琼崖武装斗争史上的

“小长征”开始了。
那年，从白沙到琼

文地区的主要通道都有
日军重兵把守，三支队
不得不绕道琼岛南半
部。他们走过8个县份，
走过黎村苗寨，穿过深
山密林，爬越高山峻岭，
历时半年，驰骋大半个
琼 岛 ，行 程 1000 多 公
里。他们走一路打一
路，多次击退日伪军的
前堵后截，冲破敌人的
层层封锁线，克服了人
们难以想象的种种困
难，终于完成了向东转
移的使命。

“小长征”的政治影
响不可低估。当时琼崖
西路的白沙、昌感和南路
的乐东、崖县、保亭、陵水
等县，我党的地方抗日武
装力量还很薄弱。第三
支队像一股坚强铁流，大
大激励了当地军民的士
气。 （单憬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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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纵的后勤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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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和行 | 星夜行军 露宿山林
文\海南日报记者 单憬岗

《琼崖纵队的衣食住行》中进行
了详细回忆。他认为琼纵的住
宿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临时住在老百姓
家。”吴震海说，主要是部队行军
途中，路过山区根据地村庄时，
如果时间允许，可以住下来休息
或过夜。但当时山区群众的房
子都是小小的茅草房。每户只
能住下几个人，大多数战士都睡
在村中树林下面。

“第二种是以团为单位，在
山区根据地搭建茅草房居住。”
吴震海说，当时他所在的琼纵一
总队九团主要活动在儋县和白
沙境内，以排为单位，在根据地
南井山搭起一排排茅草房，再用
林木做床架，竹片当床板，铺上
席子就睡大觉。但住的时间不
长，每年部队集中休整只有三五
次，每次10天左右。

“第三种是住在深山野岭。”
吴震海说，这分为两类情况。一
类是部队经常长途行军作战，为
了保密必须走山区、住在山区。
例如，1950年2月，九团接到总
部命令要求3月5日下午赶到儋
县雅星乡丰猛村集结，迎接第一
批渡海先锋营。九团于3月2日
出发，走山区，穿越山岭，涉水过
河，时而昼息夜行、时而昼行夜
息，按时抵达目的地。另一类是
敌人“围剿”时，为保存革命力
量，部队撤入深山。

部队在深山野岭如何住宿？
吴震海说，一句话就是“天作蚊帐
地当床”。在深山里找些树枝放

在地上、铺上草垫，躺上去很快就
进入梦乡。但深山野岭的环境很
恶劣。一是蚊叮虫咬。山区蚊虫
极多，部队没有蚊帐，战士们夜夜
被蚊虫咬，脸上、手脚都起了斑斑
红点。不少战士还因此患上疟
疾。二是山蚂蝗偷袭，人们熟睡
后偷偷来吸血，睡醒后衣服上留
下斑斑血迹。三是毒蛇猴群的干
扰，有的战士野营时被毒蛇咬
伤。而炊事班常遭受猴群捣乱，
炊事班留给外出执行任务战士的
饭菜，半夜经常被猴群偷吃。四
是下雨。部队野营最怕下雨，尤
其是冬天，因为没有雨衣，衣少被
薄，每逢雨夜只好挤在一起坐等
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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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亚曾率队连夜行军，
化装突袭敌军据点。”《李振亚传
略》的作者邱德盈是李振亚的家
乡广西藤县人，熟悉琼纵副司令
员李振亚的事迹。

邱德盈在书中记载，1945
年夏，为建立五指山中心根据
地，李振亚和挺进支队政委符荣
鼎率部向白沙县挺进。国民党
守备第二团驻守在白沙细水乡
罗任村，要挺进五指山必须先消
灭这股敌人。

为摸清敌人情况，李振亚亲
率10名驳壳班战士化装奔赴罗
任侦察。为绕过敌人的前哨警
戒线，他们在黎族战士的向导
下，晚上出发，不走大路走小路，

攀藤爬壁，越涧跨沟，跋涉前
进。林深苔滑，跌倒了又爬起
来，继续前进。脚趾踢破了，山
蚂蟥咬得鲜血直流，但谁也不吭
一声。

经过一夜急行军，他们顺利
到达罗任，隐蔽在茂密山林中；
夜间观察敌人驻地灯火，判断布
防情况；白天又借丛林的隐蔽，
摸清敌人的行动规律。经过几
天认真侦察，他们把罗任的情况
摸得一清二楚，在随后的罗任战
斗中，顺利打垮了守敌。

这是琼纵山区行军的一个
经典镜头。对于琼纵的行军，吴
震海也有详细的回忆。

“战争年代，琼纵的指战员
除了排以上干部发胶鞋外，战士
都是草鞋。”吴震海说，指战员们
就依靠“11号自行车”，吃不好、
穿不好、睡不好，却爬山涉水，走
遍琼崖大地。特别是远程征战
急行军，非常艰苦。除身上背带
枪支弹药外，还要背行李、米袋、
装水的竹筒和椰壳碗，总重量三
四十斤。

“特别艰苦是炊事班。”当时
琼纵炊事班全是女兵，每个连队
有七八名炊事员。她们行军中
除背带自己的行李外，还要挑一
对箩筐，筐内装有米、油、盐和菜
盆等；有的还要背饭锅、铁锹和
锄头，负重五六十斤。

吴震海说，部队在行军中，
经常遇到六种情况。一是长途
行军时，不少战士脚底起血泡。
经卫生员处理后，继续出发。二
是流汗多，战士口渴，竹筒里的
水喝完了，只好喝河水、溪水、田
水，因为水不干净，经常有人肚
疼拉稀。三是经常遇到大风大
雨的袭击，战士没有雨衣，尤其
是冬天，冷得发抖，也常有人感
冒。四是山路崎岖不平，急行军
或者夜行军时经常有人摔倒，有
时走在悬崖峭壁上就更危险。
五是行军中常有山蚂蝗偷袭。
六是行军中有时会同敌人发生
遭遇战。

“琼纵的衣食住行，就是琼
纵的革命优良传统的一部分。”
吴震海最后说。

琼中什运乡便文村风
景美丽，可远眺高耸的山
脉，可聆听潺潺的小河，红
瓦白墙的新式民居充满黎
族风情。可在70年前，当
琼崖纵队首次代表大会召
开时，这里还是一片茅草
房。

据琼中史志办退休老
干部谢晋颀介绍，1947年
为迎接琼纵到来，周边几个
村里村民组织起来1个月
就盖起40多间茅草房，还
用茅草盖起1座100多平方
米的大礼堂。如今旧址的
茅草房已不复存，旧址旁的
几株榕树仍根深叶茂。

40多间茅草房，这是解
放战争时期特委领导机关
和琼纵总部在便文村的住
宿条件。可想而知，在更为
艰苦的土地革命和抗战时
期，在更为基层的琼纵各部
队，宿营条件是如何艰苦。
而宿营和行军是战斗生活
的重要环节。琼纵老战士、
原儋县政协副主席吴震海
说：“琼纵部队的战斗生活
概括为六个字：行军、作战、
宿营。一年四季，春夏秋
冬，周而复始，年年如此。”

那么，除了作战，琼纵
战士日常的宿营与行军是
如何进行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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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只带一个包袱、
一张被单、一张草席、一个
公文袋、一件蓑衣，活动到
哪里，就在哪里的山坡或树
林里过夜。”老革命王大权
曾撰文回忆率本地独立队
创建社蛮根据地的往事。

那是1946年1月，王大
权任临高新成立的波莲乡
民主政府乡长，率队在临儋
交界地区活动，由于没有固
定驻地，只能流动宿营。晚
上下雨，各人只能把行李背
在身上捆紧，身穿蓑衣，头
戴竹帽站起来，任凭风吹雨
打。雨过天晴，各人才解下
蓑衣铺在地上垫底，再铺草
席，卸下行李睡觉。

8个月后，王大权等人
选在距社蛮村三公里处建
乡政府。那里四周茅草茂
密，树竹丛生，建材随手可
得。独立队10多人一齐动
手，不到10天时间，就建成
了茅草与竹木搭建的宿舍、
伙房，成为独立队固定的宿
营地。

这是琼崖革命时期战
士宿营的一个缩影。关于
琼纵的住宿，吴震海在其

琼崖红军用过的医疗器械和草鞋。（资料图片选自《琼岛丰碑》）


